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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对脊椎动物外形的描述，有一

个关键词，“左右对称”。

这个词很好理解，假若以脊椎为中轴

线折叠，这一半应是另一半照镜子般的模

样。左眼、右眼，左手、右手，就算是一只鼻

子、一条尾巴，也能被均匀分成两半。飞鸟

与鱼，人或猫狗，都是如此。

这是自然规律，而打破规律的，称之为

意外。

20 岁，卢敏还在读大学，意外怀孕。男

友家急着给这对年轻人办了喜事。当她临

盆时，意外再一次到来。

“ 婆 婆 瞧 了 一 眼 ，转 头 就 走 。”卢 敏 回

忆，“我妈说，看看你自己生了个啥子。”

刚刚诞生的小女孩，只有一只完整的

耳朵。在原本应该是右耳的位置上，只存在

着一点小小的肉瓣，没有耳孔和耳廓。

这是先天性小耳畸形的典型特征，俗

称“小耳症”。中国每年大约有 2500 个这样

的孩子出生，其中十分之一是双侧均有畸

形，严重的会影响听力。

耳朵是不可再生的器官，弥补缺陷需

要人工再造。一种通行的方式是，取出患者

的部分肋软骨，做成外耳形状，再植入患处

皮下。7-11 岁被医学界认为是人类肋软骨

再植的“黄金年龄”。

卢敏等了 7 年，2022年，女儿 7岁了，进

入“最佳手术年龄区间”。为了给新耳朵安家，

小女孩又忍耐了 7个月的皮肤扩张术。

“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卢敏说。

可意外再次找上了这对母女。

必须尽快手术的 117 人，
绝大多数是孩子

关键时刻，董跃平不愿掉转车头。

他从山西临汾出发，连续驾驶 5 个多

小时，马上就要抵达陕西西安。但打来电话

的人坚持说，返回吧，来了也没有意义。

“您先停下车，我用视频通话跟您解释！”

“我在高速（公路）上！怎么停车？！”董

跃平对着手机吼道。

他 结 束 通 话 ，看 了 一 眼 儿 子 ，17 岁 的

男孩也看着父亲。在男孩头颅右侧，鼓着一

个拳头大小的球状包块。那是手术埋入皮

下的水袋，每天一两毫升的注水进行了数

月，水袋逐渐膨胀，皮肤受到张力，随之生

长，新生的皮肤将用来覆盖肋软骨制成的

耳朵框架。

按照原计划，两天后，“水球”将消失，

一只右耳将在那里诞生。但此刻，董跃平不

知如何开口对儿子说，耳朵做不了了。

那是 2022 年 1 月 13 日，西安卫健委发

布通告，对“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的

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作出“停

业整顿 3 个月”的处罚。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就是董跃平和儿子

的目的地。在这家医院的整形外科，他们已

经完成了外耳再造的第一期手术，即埋入

皮肤扩张器。就在如约赶赴第二期手术的

路上，他们被医院通知返回。

此时，四川的卢敏早就买好车票，女儿

脑袋边上的“水球”已经挂了 7 个月。得知

医院“停诊”后，卢敏不得不把水杯、毛巾等

生活用品一件件从行李箱掏出来，为这个

“意外”继续等待。

那两天，像这样的电话，朱冰打了很多。

“约了门诊的有 100 多人，约了第一期

（手术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有 400 多人，约

了第二期（手术）的有 117 人。”朱冰回忆，

“得一一通知。”作为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

形医院的院长助理，她和同事一刻不停地

打电话，他们优先通知约定近期来院的患

者，尤其是已经“带球”数月、必须尽快进行

二期手术的 117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不满

10 岁的孩子。

“我太理解他们的心情了。”朱冰回忆，

有患者家属骂医院，骂她和医生，她忍着，

让他们宣泄，“假也请了，票也定了，甚至有

人都到西安了，宁愿隔离 14 天，加上疫情

给人的压力，所以情绪不好。”

根据朱冰了解到的情况，一批患者第

二天就要办理入院手续了；还有患者为了

等手术，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有人到西

安后，受疫情影响，只能住在亲戚家，实在

不好意思再打扰下去；有人在路上，和她通

话时周围有火车车厢的服务广播声。大部

分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手术需

要花费七八万元，这一折腾，又增加了他们

就医的成本。

“是不是别人靠关系插队了？”董跃平

怀疑过，最终他还是带儿子回了临汾，最近

的时候，他距离西安只有 20 公里。

实际上，除已入院患者，执行“停诊”措

施后，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的多个科室，没有

新接诊一人、新登记一台手术。

我没想过发微博的后果，
我只想过不做手术的后果

1 月 12 日夜里 11 点，西安国际医学中

心整形外科医院院长、那些“耳朵”的制作

者郭树忠急了。

“孩子们‘带球’带了几个月，不能再拖

了。”他担心，“皮肤扩张器的注水管暴露在

外，体表有开放性创口，再拖下去，患者感染

的风险会显著上升。”此外，很多正处在义务

教育阶段的孩子趁寒假来做手术，如果继续

“带球”，开学时他们很可能无法重返校园。

郭树忠自称，有人修车，他是“修人”。

他年近 60 岁，曾任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西京医院）全军整形外科研究所所长。

他主刀过世界第二例、中国首例换脸术，完

成过中国首例前臂耳再造手术，无论国际国

内，“修耳朵”这个领域，他是顶级专家。他用

肋软骨雕刻、组装的耳朵，成品逼真。

“地球上能把这个活儿干好的，不超过

10 个人。”他自信地表示，“我们是拿刀的

艺术家。”

许多小耳症患者的父母从全国各地而

来。郭树忠说，有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通

过超声检查看到了耳部缺陷，就联系他预

约面诊和手术的时间。也有老人把小耳朵

视作一生的缺憾，想把手术做了，“完完整

整”地离开人世。

在郭树忠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

块占据半面墙壁的大白板，白板上密密麻

麻标注着每一只皮肤扩张器进入患者头皮

下的日期，还有已预约的二期手术数量。从

前，这个数字始终一边减少，一边增加。

“我不能停下，不能倒下，未来估计还

有 1 万多台手术在等着我。”郭树忠说。

最要紧的，是眼前的 117 名患者。他们

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时间足够长了，因为其

间郭树忠身体抱恙，手术已经被推迟了几

个月，眼看又要再次推迟。

“我今天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我感觉

非常对不住这些患者”，1 月 13 日晚，郭树

忠用个人账号公开发表一条微博，讲述不

能手术的焦虑心情。在他附上的埋入皮肤

扩张器的患者照片中，孩子们的头部一侧，

突兀地鼓着大包块，显著发红，管道穿过皮

肤，盘绕在一旁。郭树忠发出警示：“无论如

何都该做二期手术了，否则风险会增加。”

师俊莉是郭树忠的学生，也是西安国

际医学中心整形外科主任，给患者埋入皮

肤扩张器的一期手术，主要由她完成。最多

的时候，她一天埋了 35 个。

她会在患者的新耳朵选址处上方开一

个口，用手术剪刀剖开皮下组织，形成中空

的囊袋，再将折叠成小块的扩张器塞入、展

开，将管道留在体外，最后缝合伤口。这项

操作中，剪刀要穿过皮下组织的不同层面，

对医生手感的要求很高。

这位女外科医生用修长的两根指头模

拟剪刀，冷静而精确地形容着刀刃在皮下

剪 开 组 织 的 触 感 ，“ 阻 力 变 大 了 ，这 是 有

（毛）发区和无（毛）发区的交界处，刀尖要

微微转向了”。

回忆“停诊”时，这个调侃自己是“双手

沾满鲜血的女人”显得有些激动。

“我把‘球球’埋进去时，就开始牵挂他

们。”师俊莉说。她遇到过，有农村孩子缺少

监护，夏天会跳到村子的池塘里游泳，造成

伤口感染。有人运动或与人玩闹时被扯到

管道或碰伤表皮，绝大多数人几个月间只

能朝着一个方向睡觉。

董跃平的儿子，已经很久没有上过体

育课了。卢敏的女儿刚到学龄，接受一期手

术后，“球 ”越鼓越大，紧绷的皮肤闪闪发

亮，有一种轻触就会破损的脆弱感。这个年

纪的孩子活泼好动，老师担心她遭遇磕碰，

建议她不要到校。7 个月来，每晚入睡后，

卢敏都会爬起来三四次，“看我女儿的‘球

球’还好不好”。另一些细心的母亲，会缝制

中空的环状枕头，以便孩子翻身时，“‘大

包’可以好好地放进去”。

“多等一天，我和他们就多揪心一天。”

师俊莉说，她没想到，“教授会发那条微博，

还在网络上引起轰动了。”

“当时我一点都没想过发微博有啥后

果。”郭树忠摆了摆手说，“我只想过不给他

们做手术的后果。”

“心上的病比身上的病更重”

卢敏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女儿出

生的那一天，没有受到家人的欢迎。她年轻

的丈夫听说了那个意外，拒绝探望这对母

女 。公 婆 沉 默 着 离 开 了 医 院 。母 亲 照 顾 她

们，却直白地推测着“原因”。

“ 新 房 甲 醛 ”“ 没 吃 叶 酸 ”“ 孕 期 感

冒”⋯⋯都被考虑到了，但实际上，即使是

针对这种先天疾病最前沿的医学研究，也

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环境污染、基因缺

陷都是备选因素。郭树忠和师俊莉接触过

一个家庭，总共少了 16 只耳朵，“应该是遗

传造成的”。也有些工业发达的地方，土壤

和地下水长期受到污染，“小耳”病例多。但

总的来说，这个意外降临时，不挑地域，不

挑贫富，唯独在性别上，男性比例高。

较低的概率也让卢敏赶上了。女儿刚

满月，她就四处求医，郭树忠团队给出了让

她满意的方案，除了“7 年后再来”。

小女孩长大的过程中，祖母从不愿带

她出门玩耍。外祖母提醒她少看电子屏幕，

保护眼睛，“没耳朵连眼镜都戴不了”。有小

伙 伴 好 奇 ，伸 手 揪 她 仅 存 的 那 一 点“ 小 耳

朵”，她学会了反击。

董跃平是从产检医生那里，第一次听说

孩子的缺陷。医生问，“少个耳朵，打掉（人工

流产）吗”，他毫不犹豫，“五六个月，是个人

了，就因为一只耳朵，怎么可能不要”。

儿子出生那天，他亲眼看见了那个缺

陷，“初为人父太高兴了，却又有说不出来

的难受”。

这位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求医，一直没找

到合适的方案。男孩小时候并不在意耳朵，

但当他进入青春期后，性格变得愈发敏感、

内向。他每天都戴着帽子去上学，不喜欢外

出。比起和同龄人玩，他更愿意一个人画画。

想起那种“不舒服”的感觉，24 岁的李

达至今还会激动。

他出生在内蒙古一座小镇，小时候的

外号叫“托尔多”。他介绍，在当地方言里，

这是“没耳朵”的意思。

“托尔多，一起玩！”他想起儿童时代小

伙伴的呼唤，想起另一个少了一只耳朵的

小 学 同 学，和 他 一 起 被 老 师 叫 去 拍 照“ 留

念”，几乎没有反感。然而，李达上初中时，

心理随身体开始剧变。

同 桌 和 他 吵 架 ，骂 他“ 没 耳 朵 就 是 不

行，递不进去人话”，他气到现在。走在县城

的商场，他会被“好奇的小镇居民”围住，打听

他怎么丢了耳朵。他越来越焦虑，频繁地洗

脸、照镜子，问自己“为什么比别人少了一

样”。他越来越在意外表，学习成绩也受到了

影响。他还一直留着能盖住耳朵的发型。

“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有这种默契，给孩

子留的发型差不多。”朱冰回想多年以来见

过的数以千计的小耳症患者，“大多都有能

盖 住 缺 陷 的 发 型 ”。一 些 男 孩 从 未 剪 过 短

发，手术前要剃发，有的人新奇、兴奋，有的

人难舍、大哭。

根据朱冰的观察，小耳症患者的智力、

体能一般没问题。年龄越小，他们所受的心

理困扰也越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

听力受损不严重的，和人沟通非常顺畅。其

中还有一些，因为缺陷得到了家人格外的

怜 爱，同 理 心 很 强 。董 跃 平 就 不 忍 心 凶 儿

子，他的父母、岳父母都把这个孩子视若珍

宝。他后来又得了个“一点问题没有”的闺

女，妹 妹 懂 事 ，从 小 就 知 道 不 提 哥 哥 的 耳

朵，不和哥哥争抢。

比起带给幼小心灵的影响，那些令人

意外的耳朵，对患者的父母伤害更深。

卢敏常被人问起，你怀孕时干什么了，

把孩子生成这样。在怀上第二个孩子后，卢

敏对影像学检查很执着，做 B 超的次数远

高于产检需要。她反反复复地问医生，耳朵

有吗，嘴唇呢，手指呢。

董跃平一到家庭聚会，就得硬着头皮

去听亲朋好友的“好心建议”。他做报废车

生意，收入无论多少，都大方投入两个孩子

的教育。他不是有钱人，因为一度没筹到给

儿子做耳朵的费用，他感到无比愧疚。

常有母亲向医生提出，“取我的肋骨给

孩子做耳朵”，但异体组织移植容易引发排

异，朱冰不得不解释、回绝。她记得一个 10岁

的小患者，全家人都认为“女孩就没必要花

这钱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坚定地“非做不

可”。外耳再造术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朱

冰也理解那些因经济困难放弃手术的家庭。

李达回忆，祖父母瞧不起他的母亲，认

为孩子有缺陷就是当妈的错。班里开家长

会，一群母亲拉着他母亲，关切地询问“你

怎么把孩子耳朵烫没的”，责备她“太不小

心”，然后提醒她“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

一家人曾去北京看耳朵，被骗去大额药费。

“说吃了他的中药，耳朵就能长出来，说我

吃完发烧是因为耳朵在膨胀。”

李达的父亲做泥瓦匠，母亲打点小工，

他们一直在为儿子的耳朵攒钱。

“ 有时我写作业，她盯着我，然后就哭

了。”李达回忆，他还问母亲，“我写错啥了？”

再次筹够儿子的“耳朵钱”时，这位母

亲查出了胃间质瘤。她悄悄藏起 CT 片，不

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直到已经上高中的

李达发现了母亲的病情，逼她接受治疗。

这位母亲后来陷入抑郁，长期服用药

物，她总是对儿子哭诉：“对不起，对不起，我

答应给你做耳朵的。”在李达看来，自己的耳

朵是母亲的心病，比她身上的病沉重多了。

“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

因为心疼母亲，李达试着接受那只耳

朵的遗憾，“不做又能怎么样”。

读大学时，他用尽全力读书、社交。他

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成绩也好，是校园里

的人气之星。在一次活动中，他认识了一位

漂亮的女同学。收获爱情让李达更加自信，

“其实我并没有比别人少什么”。

如果不是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李

达已经不打算种耳朵了。他大学毕业后找

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奶厂担任车

间管理人员。他和女友关系稳定，除了偶尔

“和她父母视频通话会藏起半边”、考驾照

被考官质疑“听力”以外，他对生活没什么

不满意。他留极短的寸头，登上公司年会舞

台，还在抖音平台发布直接暴露缺陷的视

频。“我们的感情也很平等，她是个善良的

女孩，但对我不是同情，是爱情，这一点我

非常确定。”

2020 年 ，因 为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奶 厂 要

求全体员工，戴口罩进入办公区。

“没有耳朵怎么戴口罩？”李达回忆，他

把特仑苏牛奶箱的塑料提手拆下来，固定

口 罩 两 侧 的 皮 筋 。“ 我 平 时 都 是 精 精 神 神

的，这样一戴人都塌了！”一位奶车司机劝

他，“做个耳朵吧，方便些，以后也不会有人

问小孩，你爸爸怎么没有耳朵”。

“为了我母亲的心病，也为了我未来的

家人。”李达很快就向单位请了假，到北京

多家医院问诊，租住在地下室里。“网上无

意间看到郭教授，我坐了趟绿皮火车，连夜

赶到西安。”

那 是 2020 年 年 底 的 事 ，朱 冰 印 象 很

深，“小伙子的故事很曲折，但两期手术都

很顺利”。李达则模模糊糊地记得，术后，麻

醉剂的作用还未消散，他便问母亲，有镜子

吗，有耳朵吗，母亲依然在哭，“可能是所有

的心病终于发泄出来了”。

2022 年 初 ，由 于 医 院 停 诊 ，卢 敏 还 得

继续与“心病”共存。她想好了，女儿的缺陷

治不好，干脆不要嫁人，一辈子跟着她；自

己被人瞧不起，干脆也不要受婆家的气，也

一辈子跟着母亲——三代女人一起过。

1 月 14 日，郭树忠发微博的第二天，医

院接到市卫健委的通知，117 个已埋入皮

肤扩张器的患者可以做二期手术，暂时不

允许“新增”。

“感谢上级领导能够体谅到孩子们的

疾苦。”郭树忠又发了一条微博，在他看来，

医院应该吸取教训，坚持“生命至上”。

朱冰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再一次拨通

那组号码。这回，她听到的是“现在买票”“马

上出发”“听您安排”和各式各样的感谢之辞。

她记得，有患者家属赶到医院后，冲上来拥

抱她。准备二期手术的孩子们剃去了头发，

“大球带小球”的脑袋在病区里到处晃悠。

董跃平儿子和卢敏女儿都在那份名单

内，两人的手术被排在同一天，2月 9日。虽然

还要再等上大半个月，但对他们来说，即将

到来的春节，真的有“辞旧迎新”的意味了。

郭 树 忠 再 一 次 拿 起 了 手 术 刀 ——11
号刀片、德国制造、雕刻软骨专用。一只、两

只、三只⋯⋯117 只耳朵，开始一只一只诞

生。每一次进行术前家属谈话时，他都郑重

地道歉：“对不住，因为我的身体原因，耽误

了这么久。”

回 归 手 术 室 的 第 一 天 ，郭 树 忠 做 了 3
只耳朵，他们都属于孩子，两个 7 岁，一个

12 岁。看到郭树忠，麻醉科医生也很激动，

笑着说“终于把教授关回手术室了”。朱冰

描 述 ，在 病 房 里 ，孩 子 们 会 互 相 交 流“ 耳

朵”，“带球”的摸摸已经“对称”的，“对称”的

鼓励“带球”的——“你的肯定比我的好”。

“给孩子们做手术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一天，郭树忠“在手术换台的间隙”发微

博，“做了一辈子外科医生，我总是觉得，病

人的幸福，就是医生的幸福。”

“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以假乱真”

2 月 9 日一早，卢敏忍住眼泪，笑着和

女儿道别。

“别害怕，妈妈就在外面。”她说。

“我是来种耳朵的！”躺在手术转运床上

小女孩咧嘴一笑，露出还没长全的门牙说，“我

才不怕呢！等我出来的时候，就有耳朵了。”

手术开始进行。只用了一分半钟，负压

泵就将小女孩皮下鼓胀的水袋抽空了，新

长出的皮肤瘪瘪地褶皱起来。

郭树忠用一把钢尺，仔细度量了小女孩

完好的左耳，比照着，在右侧皮肤表面“以对

称为标准”画下线路。另一位医生接过手术

刀，沿郭树忠画好的线做了一个直角切口，

护士迅速清理了刀口的血液，透明的皮肤扩

张器暴露出来，旋即被一手术剪夹出。

在无影灯下，被 3 把剪刀包围的切口，

出血量很小，视野清晰，这是注射的肾上腺

素的作用。与此同时，师俊莉带领的另一手

术团队在小女孩的左胸下方，切开一道小

小的口子，准备取肋软骨。

“就像剥洋葱一样剥开骨膜。”郭树忠

曾比喻，“啃过排骨吧，那些半透明的脆骨

就是肋软骨。”

师俊莉解释，做耳朵，用到的软骨主要

在第 6 号、第 7 号和第 8 号肋骨上。如果量

不够，可能还要取第 9 号的。它们的长度、

硬度、弹性、厚度都相对合适。做左耳要用

右侧的肋软骨，反之同理，这是为了利用软

骨天然的弧度。

7 号 条 件 最 好 ，会 被 用 来 做 耳 朵 的 主

支架，6 号做底座，8 号、9 号做耳轮和对耳

轮。人的外耳天生沟壑纵横，重建时如果追

求 仿 真，要 将 所 有 细 节 构 建 出 来 。师 俊 莉

说，太小的孩子，肋软骨量不够，长大了又

会 钙 化 、变 硬 ，60 岁 以 上“ 就 成 了 豆 沙 雪

糕，酥掉了”。

有 人 耳 朵 大 ，用 料 多 ，有 人 耳 朵 贴 头

皮，用料少。但每个人的耳朵都拥有独特的

形态，“医学需求的外耳再造，追求的不是

美，而是‘像’。”师俊莉说，参照物就是对侧

那只耳朵。

郭树忠自称“赝品制造大师”，他把西

安 美 术 学 院 雕 塑 系 的 教 授 请 来 给 团 队 授

课，让学生练习雕萝卜、芥菜、羊和猪的排

骨，自己也去美院刻木头、捏陶土。

此刻，他接过小女孩的第一段肋软骨，

放置在一块巴掌见方的白色操作台上。

孩子的软骨是粉白色的，看上去非常

纯净，郭树忠用手术剪刀轻轻修去上面残

留的组织，拿起一份 1:1 制作的小女孩左耳

的透明模版，比对着那段软骨，画下轮廓。

11 号 刀 片 登 场 了 ，它 削 过 骨 面 ，白 色

碎屑随之掉落，软骨开始显露出优美的弧

线，那是在模拟耳轮的外缘。

手术室里，心电监护仪发出均匀而响

亮的滴声，背景音则是交替播放的情歌、古

典乐和春节序曲。郭树忠一边雕刻着骨头，

一边讲起整形外科的历史——一战时，不少

士兵遭受近距离枪伤，面部损毁严重，“孤悬

于身体之外的耳朵格外容易被打掉”。

“有的军医治腿、有的治肚子，还有一

个大夫，专做修修补补的工作。”郭树忠提

到的人，名叫哈罗德·吉利斯，是一位新西

兰耳鼻喉科医生 。1916 年，他在英国一家

诊所工作，说服主管，为从战场归来的“鬼

脸 ”战 士 修 复 面 部 。他 解 剖 过 不 少 战 地 遗

骸，发现肋软骨适合用来再造器官。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礼物。”郭树

忠说，使用自身的肋软骨再造器官，能有效

避免排异反应；少了几段肋软骨，对人影响

也不大。

吉利斯被称为“整形外科之父”，但其

后几十年，全世界医生做出的外耳，都还只

是一个“肉板板”。上世纪 50年代，美国一位

医生才第一次用肋软骨做出“类似耳朵的形

状”。之后，另一位热爱艺术、喜欢雕石头的

美国医生，在肋软骨上雕出了耳朵的细节，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医生主导着全世

界耳再造领域，“所有的教科书，权威信息都

来自他，所有的学术会议，都是他主持”。

“1995 年 我 在 美 国 参 加 他 的 培 训 班 ，

他不太搭理我，但我听得非常仔细。”郭树

忠笑着回忆，仿佛回到了虚心求学的时代，

随即他恢复了“大佬”的气势，严肃地表示，

“到今天，他的方法已经被淘汰，我们做耳

朵 的 效 果 早 就 远 远 超 过 他 了 。”他 会 去 义

诊，也找来基金会，给经济实在困难的患者

免费做手术。

郭树忠将雕好的软骨部件组合起来，

用钛丝缝合、固定，在他手中，出现了一只

边缘圆润的、很像耳朵的东西。

“耳朵是三维立体结构。”他解释，“雕

和塑是两件事，要边雕刻边塑形。”更多的

肋软骨被取出、送到他手边，11 号刀片继

续游走，微小的白色碎屑散落在深绿和浅

蓝的操作台盖布上。郭树忠珍惜这些材料，

尽可能一点都不浪费。

1 小 时 后 ，卢 敏 女 儿 的 右 耳 已 经 具 备

雏形。郭树忠捏着模版比了比，开始修整耳

朵的细节，增加“亚结构”——调整对耳轮

的“三角窝”、增加耳屏、留出耳甲腔。他将

已 成 型 的 结 构 放 入 小 女 孩 脑 袋 右 侧 的 切

口，与左耳再三比对，又进行了几次调整。

当负压泵最终抽走皮肤下的空气时，

几乎在一瞬间，表皮贴紧软骨，软骨卡住颅

骨，一 只 粉 红 色 的 右 耳 出 现 了 。恢 复 了 血

供，这些软骨将继续存活。

“我们这一行，追求的最高境界叫以假

乱真。”郭树忠说，数年前，他尝试使用人工

材料，工业化地做耳朵，效果一直不理想，

“最后还是回到手上来。”

拿手术刀的心理医生

5 天后的下午，卢敏追着女儿，穿过病

房长长的走廊。

“慢一点！”她叮嘱，她不敢再面对任何

意外了。

除了光头上顶着一根引流管，小女孩

看上去很正常，右耳开始消肿，和左耳一样

圆乎乎的。她眼睛大，特别爱笑，随身带着

一只“小马宝莉”玩具。做完手术的当晚，她

还疼得“哎、哎”直叫，但现在，她一会儿跑，

一会儿跳，一会儿蹲，一会儿捶家属休息区

的人型发泄靶，看得卢敏心慌。她已经把女

儿新耳朵的照片、视频发给家人看，“好长

时间憋着一口气，喘出来了”。她还总是忍

不住问女儿，“你的耳朵漂亮吗”，然后等着

那声“漂——亮——”。

再有一晚，这对母女就能出院回家了。

此时，西安已经连续 20 多天无新增新

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行程码早就“摘星”，

城市运转正常。

走在医院里，郭树忠会遇到其他科室

“拿刀”的同行。“真羡慕你，老郭！”有外科专

家对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做手术，忽然不让

做了，都不知道生命用来干啥！”

郭 树 忠 知 道 那 种 感 受 。 作 为 外 科 医

生，他切过发炎的阑尾，也摘过恶性肿瘤。

他给双腿受伤、心跳骤停的工人师傅做手

术；给被驴咬掉下巴、父母背着家当寻医的

孩子做手术；给渴望换一种性别生存的人

群做手术。曾有一个年轻人，遭遇车祸，骨

盆都压碎了，郭树忠忘不了他看着医生的

眼神，“人都成那样了，眼睛里的求生欲还

是那么旺盛”。

“还是把人修好更有成就感。”他说。

比起 60 后的老师，80 后的师俊莉野心

更 大 。她 始 终 认 为“ 没 有 一 台 手 术 是 完 美

的”，流程、操作、医疗器械都可以优化、再

优化。以埋入皮肤扩张器的手术为例，她希

望能做出一个“标准化流程”，精确到“这一

刀切多少厘米”“这口子缝多少针”。

她的理由是，“不要让这种手术成为我

的‘独门秘籍’，而是要让更多医生能学能

做”——这样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

董跃平的儿子出院时，拒绝戴上帽子。

回到家，这个从前只在意“鞋子”的少年网

购了一大堆“上衣”，穿上新衣，出门见同学。

“内心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一度觉

得外表缺陷没那么重要了。”李达回忆，“但

当我真正拥有正常的外表以后，内心还是

不一样了。”

他出院、上班后，遇见每一个同事，都会

指着新耳朵给对方看。他第一次把社交媒体

账号头像换成了自己的照片，他不再“特别

恐惧失去爱人”。不久前，他被升职为“总经理

秘书”，跟随领导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以前有

活动我也挺积极的，但被选中的时候少。回

过头来看，我理解领导的想法。”

他不敢剧烈运动，“大酒”也不敢喝了，

小心地保护着耳朵。

“我的手术刀能触及患者的内心，让他

们 更 自 信 ，更 快 乐 ，我 是 个 拿 刀 的 心 理 医

生。”在“拿刀的艺术家”之后，郭树忠又给

自己想出了一个头衔。

李达总会想起带着两只耳朵出院的那

一天。他走出医院大门，走到街道上，和

路人不断擦肩而过，但没有任何人看他一

眼——那就是他最想要的平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卢敏、董跃平、李
达为化名）

一位医生种下117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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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树忠在与小患者交流。 ②郭树忠实施外耳再造术的一个案例。

③郭树忠在讲解外耳的解剖学结构。 ④师俊莉在手术中。 受访者供图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